
! ! ! ! ! ! !杨一峰
西湖月上柳梢头

（字一）
昨日谜面：感时花溅泪

（歌手二）
谜底：那英、张楚（注：英，
花；楚，痛苦）

雾凇
朱秀坤

! ! ! !冬天里多雾气，雾
气中大量零度以下又
未结冰的雾滴附着于
树枝上面，清早起来就
可以看到雾凇了。因为
想看雾凇，所以喜欢上了冬天。

小时候我的家乡有雾凇，大人叫它
树挂，它晶莹剔透，冬日里的柳树一经
雾凇犹如挂上了万千银丝，苦楝树上的
楝树果让雾凇包裹得像一个个
胖乎乎的蚕茧，如果说雪是冬天
的泼墨写意，那么雾凇该当是细
细描摹的工笔画了，只是这雾凇
在我的家乡实在是很偶然的。

后来当兵到东北，又到西北，冬天
里看雾凇就不稀罕了。清晨跑步出操，
一张嘴一口白雾，白雾上扬，遇上冰冷
的眉毛，马上就结成雾凇，个个都成了

白眉大侠。就是这群白
眉大侠们，天天在一片
雾凇林里跑步，出操，高
兴了干脆就到那一冻到
底的冰面上滑冰，满眼

里皆是雪柳白杨银松，一枝一枝全是琼
花银菊白绸玉带。不经意间一抬头，嗬，
那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的分外干净，而
这天空下就是童话仙境一般纯洁无瑕

的雾凇的世界呀。眺望远处与
白云相连处的雾凇林，偶遇一
行飞鸟划过，复又留下清空的
蓝天与雪浪似的寒树，心中顿
时涌过一层雾凇似的乡愁。

只是这美丽实在太短暂，太阳出
来，温度升高，它就蒸发不见了。据说，
雾凇有一别名叫“梦送”，雾凇真的就是
上苍送给人类的一个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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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秦绿枝

! ! !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应朋友之约到
北京西路去，在家门口拦出租车，等
了一会，有两辆空车驶来了，都是沪上
名牌。但前面一辆的司机只看了我一
眼即自顾而去。还好，总算后面的一辆
在我面前停住了，这是世博会期间上
市的那种车子。我乘车喜欢坐副驾
驶席，这次也不例外，坐定后即向
驾驶员说了声“谢谢”。驾驶员问
我：“前面那一辆没有停，是口伐？”

我说：“是啊，也不知啥道
理。”
他笑笑，说：“也呒啥道理，现

在上海有些出租车就是不肯搭载
老人，怕老人万一在路上发起病
来找麻烦……”哦，还有这种事！
我心里嘀咕。这位驾驶员又继续
谈下去：“现在上海又招了不少外
地人来开出租车，他们
非但不肯搭载老人，还
不肯开短途车，最好你
到郊县去，可以跟你讲
价钱，多收费……”

我马上奉承他：“今天我总算
遇到你这样一位好师傅。”

不一会，目的地到了，我和这
位师傅愉快告别。不过心里多了一
个疙瘩。等一歇晚上回去，不知还
能遇到像他那样的好司机否？还
好，晚上我只在路口稍微等了几分
钟，就坐上了车子，而且就是下午
曾经拒载我的那家公司的车子。我
照例向这位驾驶员表示了谢意，肯
照顾我这样的老人。驾驶员说：“这

有什么，我们将来都要老的。”多么
富有理性的又富有人情味的回答！
可见我们大上海还是好人居多！
早就听说在全国的出租车行业

中，以上海的出租车服务态度最好。
这个评价我以为至今还没有过时。
话是这样说，不过我还是暗暗

告诫自己，今后还是少出去，能不

出去就不出去，因为情况是在不断
变化之中。有主观方面的，如自己
越来越衰老，出行不便，有客观方
面的，据今年 !月 "#日本报一篇
题为“打车软件加剧‘流动拒载’”

的报道，本报记者亲身体验
了此中况味。他在茂名北路
延安中路口一连拦了四辆
“待运”的空车都没有拦到。!

月 "$ 日《新闻晨报》也用两
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打车软件”
“加价”的事，其中一些“奥秘”我一
下子也看不懂，反正以后出门乘出
租车再不会是“举手之劳”那样简
单了。我倒不是计较要多给几个
钱。如果现在乘出租车又时兴给小
费了，我倒也不在乎在车费之外多
加一点开销，只要“的哥”的服务确
实使人满意。我有点懊悔，像我前
面说的那两位司机，当时下车不应
该让他们找零的，多下来的算是我

对他们的一点谢意，以后再碰到这
样的情况一定这样做。我就是有点
反感忽然“横肚里”冒出个什么软
件公司来轧一脚，还要会用什么智
能手机，这是多出来的手续多出来
的麻烦，存心为难老人，而老人是
希望越简便越好的。

我有个时常乘出租车的老朋
友告诉我，出门叫车不如事先预约
为好，就是所谓“电调”，也不过多
出几块钱，免得在路上望眼欲穿
了。他又叮嘱，路近的不一定预约
得到，“起步费”的生意人家也是不
高兴做的。

据记者报道，有关的交通管理
部门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正在研
究对策，包括对出租汽车公司电话
预约的改进。我看这里的一个关键
问题就是如何减少中间层次，让出
租司机实实在在地增加收入，尤其
不能让好人吃亏。

我还有个想法，不说国外，就
说境外，比如香港的出租汽车运行
规则是怎样的，人家有没有我们这
些“花头经”，何妨借鉴一二。
至于老人乘车的问题，我不说

别人，就说我自己，早已领到了敬老
卡，可以免费乘公交车，何乐而不
为？实在因为年事日高，腿脚已不利
索，上下公交车有一定的风险。好在
我出行的机会很少，万不得已而在
路上拦车，或者来电预约，还望诸位
“的哥”分外照顾些许，不胜感激之
至。

!年老眼花"警惕视网膜病变

王富彬

! ! ! !人称“电脑控”的张阿姨今
年 %%岁，患有糖尿病，退休后
宅在家里，长时间看电视、看电
脑，有时兴致所致，竟然三顿饭
都端在电脑前吃，久而久之，双
眼视力逐渐模糊起来。家人担心她
的眼睛，提议她到医院去看看，她却
挥挥手说：“老了，年老眼花，没事
的。”直到有一天，眼睛下部突然像
蒙上一块黑布，视野突然缺失了一
块，家人连忙送她到医院，诊断结果
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出血，要
抓紧治疗，否则可能有失明的危险。

眼科临床医学证明：绝大多数
的人在 &%岁左右眼睛会出现“老花
眼”，看小字模糊不清，必须要将书
本、报纸拿远才能看清上面的字迹。
老花眼的出现，是人眼因为年龄关
系的一种老化现象，可以简单地通
过戴老花眼镜解决。但是，眼科临
床经常会遇到很多病人，他们认为
自己是老花眼，实际并不是上面所
说的自然老化现象，而是由于某种
实质性疾病造成的，由于认识上的
错误，常常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容易造成老年人误认为是“正
常”老花眼的眼病很多，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变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得病
的早期，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由
于血糖水平的忽高忽低波动，眼睛
会出现暂时的近视和远视，视力时
好时坏，但并不是很差。糖尿病引起
的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
点，当眼底出现改变时，往
往首先发生在中周部视网
膜，由于这一阶段并不影响
与视力密切相关的黄斑，也
就是视网膜的中央部位，病
人可能会感觉自己的视力很好，也
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常常是无意
中检查时被医生发现。但随着病情
的进展，视力的下降就是不可逆的
了，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失明。
最近来自于眼科的调查结果发

现，一旦得了糖尿病，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约 %'(以上的人会发生
视网膜病变，最终失明的几率
也很高。现在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的发生率在逐年增加，主要
与几个因素有关，如开车的人

多了，走路的人少了；吃高蛋白、高
脂肪、高热量的人多了，吃粗茶淡饭
的人少了；喝时尚饮料的人多了，喝
白开水的人少了；宅在家里泡电脑
电视的人多了，到户外运动的人少
了等等。
预防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记住

)个字可能是有益的：“管住嘴，迈
开腿，定期查”。已经确诊为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人，
早期仅靠药物控制就可以
了。到了中期必须要激光治
疗了，此时应及时进行激光

治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值得提醒
的是假如黄斑出现水肿，新兴的黄
激光效果是最好的。晚期病人如出
现视网膜脱离时，玻璃体切除手术
就不可避免了。!作者为上海中西医
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新视界

眼科医院主任医师#

米芾的石砚
赵全国

! ! ! ! 逸如君《文并
图》专栏讲述了一则
意味兼趣味的故事：
一个鲍姓画家专门仿
冒米芾的画骗钱。老

米很生气，遂闯进他的梦境严词指责，并用石砚击中他
的小臂。鲍某醒来手臂酸痛难忍，从此不能握笔，做其他
事则无妨。米芾行事倒不斩尽杀绝，给人留有出路。

如今百姓对作风奢靡腐败的官员一肚子怨气，我
真想借助米芾的“石砚功”收拾他们。令他喜滋滋受贿
时就双手瘫痪，急吼吼公宴时就喉咙肿痛食不能咽，兴
冲冲公游时就双脚麻木登不上飞机，色迷迷包二奶三
奶时就功能顿失……

对众多目标，米芾定会挠头抱怨：“俺忙不过来
了！”请更神通广大的观音、如来诸神出马？听着这些
神话人物惩治坏人的故事倒挺解气
的，却不管实用。最好的法子就是健
全制度。近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法
规，条条击中要害，比米芾的石砚管
用得多。

糖 粥 钟 穗

! ! ! !旧时的姑苏城内，挑
着担子沿街串巷叫卖吃
食的小贩十分活跃。这种
担子的设计非常巧妙，一
头较低，装有小风炉、汤
锅、柴爿、水桶等；另一头
高些，安着一个有着多层
抽屉的竹柜，里面碗盏家
什、油糖作料等样样齐
备。摆在地上两头四只脚
八字分开，稳稳当当，分
明就是一间迷你型厨房。
担子中间还有一根带弓
形，齐肩膀高的横梁，正
好可供人肩负而行。由于
将它扛起来行走的样子，
神似一只骆驼，“骆驼担”
因此得名。
骆驼担上的小吃花色

繁多，且随季节的交替而

变换着。一到冬天，最诱人
的就要数那碗绵厚甘甜、
暖人心尖的糖粥了。
骆驼担小贩大多有一

条固定的叫卖路线。一边
走还一边敲击竹梆，那
“笃、笃、笃”具有代表性的
招徕声响，便在这座古城
幽静的窄巷里悠悠回荡起
来。一听到梆声，小巷人家
纷纷会聚到巷口，一时间，
巷子里人声喧哗。
见有客来，小贩靠街

边卸下担子，开始忙碌开
来。先从碗柜里取出干净
的青边碗摆好，继而举起

长柄弯勺，移开前担的桶
盖，舀出一勺热气蒸腾的
白粥，倒在碗里。粥是一早
就熬好的，一直放在小风
炉上保温着。盛了大半碗
粥后，小贩转过身，拉开碗
柜的一只抽屉，又
舀起一勺甜蜜细腻
的赤豆糊，浇在粥
面上。那是最迷人
的一刻，原先七分
满的碗顿时变得满满泛
泛。渐渐的，赤豆沉下去，
羊脂般的白粥泛了上来，
真有种红云盖雪之美。这
并不算完，小贩还会从另

一只抽屉里捏上一撮腌制
透了的糖桂花撒到碗里。
瞬时间，一碗红白相映、间
有金黄色点缀、色彩撩人
的“鸳鸯桂花糖粥”就呈现
在你眼前了。
接过糖粥，吃之前的

搅拌也是一种享受。用调
羹轻轻那么一搅，深红色
的赤豆糊慢慢融入雪白的

糯米粥中，漫溢出
熟悉的甜香，舌尖
便于此时开始蠢
动。

记忆中，骆驼
担上的糖粥滋味特别好。
米粒开花但又无骨，稠滑
如凝脂，将糯米特有的醇
香都熬出来了。赤豆糊细
洁鲜甜，滋味就像它的色
调一样浓郁。再加上桂花
特有的怡人幽香弥漫在唇
边，笃悠悠一碗下肚，沉醉
入迷，意犹未尽。
“笃笃笃，卖糖粥，三

斤胡桃四斤壳……”这是
一首曾经家喻户晓的江南
童谣。如今，那“笃笃”梆声
早已远去，唯有这碗糖粥
仍承载着历史和回忆，绵
甜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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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路边常见三二外来务
工者散立着，地上戳块纸
牌，歪斜地写“木工、电工、
泥水工”字样以此揽活。
每见此景，就想起二十年
前认识的两个木匠：小于
和小黄，一对来上海打工
的南通小乡亲。
小于当年“贵庚”二十

有七，小黄晚生两年，来沪
又晚些，甘心认小于做老
大。打工者干活跟着工头
走，东奔西跑，标准的游击
队员。酬劳以日算，
那时木工一天三十
块钱。遇到阔绰的
东家，不时塞点小
费，还有香烟、老酒
什么的，这时他们
干活就格外有劲。
有一次为饭店老板
装修门面，“我们做
吧台、吊葡萄架顶、
敲拱形门廊，不要
做得太好噢。老板
请我们吃饭，摆了
满满一桌，算下来每人就
吃掉一百多元。”回忆那顿
难得的美餐，小于津津乐
道。他们的主顾更多的是
工薪族，多用一段木料、一
枚钉子，东家都算得清，无
多油水。小于有经济头脑，
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看
钞票做生活。一分价钱一
分货，讨价还价的事谈也
不要谈。”他手艺不错，据
说星级宾馆的舞厅也做
过，这大概是木工技艺的
顶级水平了，所以口气硬
横。每当小于开口摆老资
格，小黄总埋头做手里的
活，也不插话，只窃窃地
笑。
装修的活很吃力。零

敲碎打地一家一户做，设
备又不齐全，工具搬来搬
去，更增加了劳动强度，他
们工头是小老板，没有运
输车。有一次，为了把磨地
板的机器从浦东川杨路拉
到浦西凉城，兄弟两人凌
晨四点就上路，用自行车
驮着百多斤的家什，一个
推车、一个扶物，足足走了

四个钟头。地板尚未开磨，
脚泡倒先磨出一大串，痛
了好几天。剖大木料时必
须两人合作，二三米长的
木头，小于抬起木料前端，
独眯一眼对准电刨推进，
小黄立在对面接料，边接
边往后退。人问：谁是上手
师傅？小于翻个白眼不搭
理，小黄低头笑，淡淡道：
我们不分上下的。

他们生活很简单，一
张细木工板摊在水泥地上

就是床，电饭煲里
煮上满满一锅饭，
冬瓜里放撮葱花，
再炒碗长豇豆就
是菜。若有碟爆螺
蛳或油氽花生米，
他们就要喝酒了。
别看小伙子劳动
时蓬头垢面，去外
面玩时，上穿 *

恤，下着花花绿绿
的沙滩裤，蛮潇洒
的呢。
在乡下老家 +

小于可算“名门”
出身。老子是生产
大队长，几个儿子
都外出打工，他还
在种地。儿子们每人年底
各上缴一千块钱，也没分
家，一大家人日子过得红
火又太平，大队长治家有
方。小黄幼年失怙，家里姐
妹多，他是唯一的男丁。乡
下习俗：女儿出嫁不贴娘
家，所以奉养老母他重担
在身。脱离工头自己单干
是他们的理想，手艺不成
问题，客源要靠人脉，没有
靠山很难揽到活。拉住东
家寻客户，也是一条通道。
“有生意帮忙介绍介绍，回

扣会给的，阿拉拎得清格”
小于洋泾浜的沪语也讲得
不错。外出打工时间长了，
难免想家。那时通信不方
便，打长途电话要到公用
电话亭。小于新婚，更加挂
念家里。一次他打完电话，
回来满脸喜色，问他何事
高兴，他有点不好意思：
“货色有了。”原来新娘子
有喜，他要当爸爸了，小黄
看着他也直笑。小于的今
天就是小黄的明天，小黄
已定亲，未婚妻在化工厂
当化验员。老家新房造好，
家具也打好了，现在的任
务是加紧赚钞票，明天一
定比蜜甜。

电钻声滋滋
咕咕，敲打声乒乒
乓乓，噪声难免叫
人生厌；有时静寂
下来，冷不防楼里

会听到几声吼出：“月落乌
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
晚……”那是小于的嗓音，
流行歌曲唱得有板有眼。
小黄偶尔也会哼几句，却
不连贯，又常走调。短笛无
腔信口吹么，但那一定是
东家不在屋里的时候。
光阴似箭，已变成老

于、老黄的哥俩，还在“重
复昨天的故事”吗？涛声是
否依旧呢，但愿他们过得
好。


